
微观“城市病”

失序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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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当当睡睡觉觉的的地地方方，，这这不不是是家家””
济宁谢营社区常住两万人，租客占了一半

谢营社区居委会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小区有
常住人口2万人左右，其中原住村
民400多户，约有2000多人，剩下
的除了租客，还有厂区宿舍的职
工以及做生意的商户。“整体来
说，大家相处得还算不错，居民有
居民的生活，租客有租客的生活，
大家相安无事。”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以前社
区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现在街面
上干净多了，“我们有十四五名专
门做清洁的工人，另外还有一些
居民自愿加入做义工，大家每天
定时打扫街道上的卫生。”不过，
由于居住情况复杂，收物业费时
比较头疼，很多时候房东和房客
相互推诿，拖着不交。

此外，因为社区北面是一所
大学，东面紧邻汽车北站，村里的
不少民房被人整套租去改建成宾
馆，有的民房被分割成一间间十
来平米的小房间对外出租。为了
招揽住客，经营宾馆的人专门找
人到路边上拉客。一些妇女专门
蹲守在村头或车站口揽客，“老
师，住店不”，她们不放过每一个过
客，见人就紧跟着追问。

一位居民介绍，宾馆为了揽
客，使尽浑身解数，有些经营者甚
至动起了歪心思，搞起了“特殊服
务”项目。有些妇女还开始明目张
胆地揽客，她们专门盯着一些年轻
和中年男性追问，这样的一幕几乎
每天都在村头上演，尤其是夜间。

对于这种现象，不管是老居民
还是老租客，多多少少会反感。“本
来就人多混乱，这样一来，小区越
来越乱，居民安全感更低了。”

有旅店“拉客”

很多居民反感

在济宁汽车总站对
面，有一个城中村叫谢
营，尽管社区里的人仍自
称村民，却着实地生活在
闹市里。前些年，村民自
发地建起了二层小楼用
于出租，于是外来“租客”
越来越多，甚至占据了一
半的人口，村庄无形中划
分为老村民居住区和外
来人居住区。灯红酒绿闯
进了村庄，小型旅馆占据
了胡同，村民的生活发生
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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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外来人口剧
增，人员混杂带来
社会问题

8日下午，72岁的胡秀珠
(化名)喝着茶坐在电视机前，
荧屏上放着一出戏剧，大字不
识一个的她看得入迷，不时复
述着戏中的故事情节，动情时
还跟着画面抹眼泪。屋里开着
暖气，大她12岁的老伴张本顺
(化名)坐在沙发上打起了盹，
一只小花猫蜷缩在床头。

对老两口来说，这是再寻

常不过的一个午后，近十年来
他们就是这么生活的。老两口
平静、惬意的生活源自物质上
的充盈。他们住的是一处两层的
民房，二层上面又用塑钢盖起四
五间小屋成了三楼，整个院落里
有大大小小十来间屋子，大部分
时间屋里都住着租房的人，偶然
会有一两间空出来，一般不会太
久又有人租住进来。光房租，老

两口一月就能坐收两千多元。
此外，谢营社区给女55岁以上、
男60岁以上的常住老人发“退休
工资”，每人每月1000元左右。

在谢营社区，放眼望去，
一条条狭窄的小胡同里，全是
像胡秀珠家这样的两层民房，
不少居民也在自家二层楼上
再盖一层整套，隔出一间间小
屋外租。

对于眼前熟悉的一切，胡
秀珠有时还是会感到陌生，她
16岁嫁到村里，在她印象中，上
世纪80年代村里就没地了，转
眼成了城区的一部分，周边忽
然多起了很多厂子，皮鞋厂、调
料厂、石料厂……村民们拿到
了征地的补偿金，但内心一片
茫然，“不种地了，不知道该干
啥，有的去厂子里做了工人，有
的外出打工。”

再后来，村子周边的高楼

大厦雨后春笋般一夜间冒出
来。“上世纪90年代初村民们陆
续把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现在的
二层民房，之后就没大变过样。”
村里一位60多岁的大爷介绍。

村民姜艳春(化名)记得，
2002年前后，大批务工人员涌
入村里租房，那时村东头刚刚
建起了汽车站，原本宁静的村
子一下子热闹起来。“没几年租
房的人口就超过了村里的人
口，加上厂区宿舍里的员工，村

子成了一个大混居的地方，住
着形形色色的人。”

混居的生活也打破了村里
的宁静。街边小餐馆经常有人
喝酒嬉闹到深夜，各类生活垃
圾随意丢弃在街头巷口，甚至
不时发生盗抢案件。“以前村民
们都喜欢串门聊天，后来不一
样了，很少有人出门，人与人之
间有了戒备心。整个谢营被无
形中划分为东面老住户区和西
面外来人口区。”

租住在谢营社区的众多房
客中，25岁的金乡青年王猛(化
名)是其中的一员，他去年大学
毕业，在社区附近的一家家具
商城上班。他租住的房子不足
15平米，阴暗、湿冷，除了一张
床、一张方桌，还有一个网购的
简易衣柜，屋子里再也难找出
显眼的东西。

王猛租赁的屋子是二层民
房上面搭起的一个塑钢板隔
间，四处透风，每月租金180元，

同一层上的五六个隔间都住着
人，有进城务工的中年妇女，有
刚进入社会的青年情侣，楼层
上面有一个5平米左右的卫生
间，这是唯一的公共场所。

在租住的房子里，王猛丝
毫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刚毕业
工资不高，2000多元的工资刚刚
够养活自己，只能暂时找这么个
地方住，只把这里当个睡觉的地
方，只有晚上才会过来。”他甚至
没在这里洗过衣服，脏衣服都

是周末带回家去洗。
“房东大部分是村里的老

居民，租房的人多数来自农村
和外地，物质上都不大宽裕。”
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王猛对
社区的整体环境也了然于心。
鱼龙混杂的环境让他处处保持
警惕，贵重的东西不敢放屋里，
走在街上也不敢多嘴，“留张身
份证复印件就能租房，一些年
轻人常聚在出租房里打牌喝
酒，半夜里也经常有吵闹声。”

月月收房租领补贴，老两口生活安适

老住户和外来人口被分成两半

塑钢板搭建的小屋每月180元

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村
里的模样也发生了变化。

谢营
社区林立着
大大小小的
宾馆，为招
揽住客，有
经营宾馆的
人专门找人
到 路 边 拉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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